
洛阳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中国书法与文
化遗存的重镇。历代先贤不仅缔造了以“洛阳体”
为标志的魏碑楷书的书写规范与审美内涵，而且
从“标准制定”到“书体革命”的辉煌变革留下了璀
璨夺目的石刻丰碑与经典大师，共同奏响了河洛
大地书法遗存的波澜壮阔与艺术史诗。2026年4
月13-15日，由陕西国际书画艺术研究院发起，以
张建政先生为组长，刘思凯、于媛、田欣欣、张群
萍、王芳等6人组成的洛阳访碑行如期出发。这是
一次中原书法之旅，更是一次书法艺术的溯源与
对话，其所见、所闻，良多而发人深思。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为明末清初承前启后、
开宗立派的书法巨匠，更是洛阳书法人物的典型
代表。参访故居不仅是对其出生之地的历史瞻
仰，更是对其艺术之源与精神升华的灵魂叩问。
我们的访碑便从这里开始。

4月13日下午，从洛阳出发，经过大约四十分
钟的车程便踏入孟津区会盟镇的老城村。远离了
现代都市的文明与喧嚣，那座历经四百年风雨的
王铎故居静静地伫立在时光的褶皱里。朱门灰
瓦，庭院深深，一切似乎还凝固在明末清初的某个
瞬间。据介绍，故居始建于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原
为五进院落，规模宏大，然世事沧桑，原貌多有损
毁。今日之所见，乃是当地政府于1988年开始依
史重建修复之景。巍峨肃穆的明清官邸，在重现
当年“太保府”宏阔气势的同时，则又赋予王铎故
居一丝新的意味。穿行于“拟山园”中，太湖石依
旧奇崛，古柏依然苍翠，只是少了昔日主人的身影

与墨香书声、挥毫书写的飒飒风神。这里的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从明清重
臣到“贰臣”的跌宕人生与身份剧变所带来的精神
撕裂与沉吟长叹。

故居的灵魂，不只是亭台楼阁，而重在于那些
嵌入墙壁、散落园中的书法刻石所携带的精神内
蕴，以及王铎惊世的“神笔”风采。漫步于《拟山园
帖》《琅华馆帖》等刻石之间，体味或如雷霆万钧，
或似行云流水的笔墨韵致，领略巨轴长卷的笔走
龙蛇、气势连绵与迅疾而不可捉摸的书写节奏，无
不彰显出王铎对“法”与“变”的毕生追求与笔墨实
践的艺术指向。他深谙古法，于钟繇、二王、颜真
卿处汲取精髓，却又大胆求变，在笔墨的浓淡枯
湿、结体的欹侧险绝、章法的腾挪跌宕中，迸发出
的是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刻石上那“一日临帖，一
日应请索”的自述，既是书法生活状态的日常写
照，更是对书法传统的虔诚敬畏与求变超越，于规
矩中寻求极度自由的艺术创新的思维向度。他首
创“涨墨法”，任墨滃湮，氤氲如云，于混沌中见精
神；结字奇险，犹如危崖筑屋，在看似失衡的瞬间
达成全新的平衡；其章法更是鬼斧神工，行气贯通
如黄河奔涌，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跌宕，营造
出排山倒海般的视觉韵律将草书的“势”推向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在延续中国书法传统正脉
的道途上，王铎以其强烈的情感张力与高超的形
式控制，在明末书坛崇尚姿媚的流风中，以雄健、
郁勃、甚至带有几分“魔鬼之美”的格调独树一帜，
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奇峰，

并对后世及日本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当
代书法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站在巨匠故居门前，一种“成就标高”与“门前
冷落”的交织情境不禁使人思绪翻涌。值得寻味
的是，王铎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代开宗立派的艺
术大师，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其“贰臣”身
份，使得在本应受到极度推崇的故土，却未得到充
分、持续的珍视与张扬，其艺术的光芒则被历史的
尘埃与道德的评判无情的遮掩和稀释。反而，自
清代其作品东传以来，王铎书法便深刻地影响了
日本书道。尤其是“连绵草”的磅礴极大地激发了
日本近现代书法的表现主义倾向，而被尊为“草
圣”，并有“后王（铎）胜先王（羲之）”之说。这种墙
内开花墙外香的“冷热”提示我们：艺术是否曾因
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与单一的评价尺度，而忽略
甚至误读了自家文化遗产中某些惊心动魄的美学
力量？艺术的评价，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
身份与社会道德相捆绑？是否在价值重估中超越
简单的忠奸之辩，多一些作为文人的心绪情感与
人性选择的关照，还原于作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本
身？王铎故居的修复与开放，是传承民族遗产的
文化涅槃，更是一段文化记忆的修复。而真正的
传承，绝不止于躯壳的保护与字形的模仿，而是在
当代人的活化解读中唤醒“入古出新”的勇气与智
慧，深入阐发王铎书法中那份源自生命本真的不
妥协与精神创造力，让公众能够真正感知其笔墨
的温度与情感的力量，并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鼓
励当代书家以笔墨书写来大胆表达自我感悟的时
代精神，这才是对“神笔”的最高致敬。

走出王铎故居，夕阳为古老的屋瓦镀上金
边。那冷热交织的历史记忆与永不磨灭的线条波
澜，仿佛还在追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胸怀与慧
眼，去深度挖掘并传承这份带着复杂身世却无比
璀璨的艺术遗产，让业已呈现的王铎热成为新时
代书法创作主导意识的重要形态，以更加震撼人
心的文化力推动当代书法发展？

墨痕虽旧，思考常新。这，或许是故居留给今
人最珍贵的启示。

洛阳访碑记
■ 刘思凯

王铎故居——碑刻深处的冷热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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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深处，一头青牛静卧云端。
它的脊背隆起成山，流云缠绕如缰，
两千余米的海拔将喧嚣隔绝于尘世
之外。这里不是神话中的仙境，而是
被时光偏爱的秘境——牛背梁，一座
用绿意编织的天然博物馆，每一片叶
子都在诉说生命与时光的对话。

秦楚古道的青石板路蜿蜒如龙，
马蹄印痕里沉淀着千年的商旅记
忆。乾隆年间设立的“孝义厅”遗址
旁，情景剧《周礼人生》的鼓乐声穿越
时空，将贤相张仲的孝行传奇化作山
风中的低吟。诗人孟贯曾在此驻足，
留下“踟蹰无限情”的慨叹，而今游人
踏着松软的苔藓拾级而上，松涛声里
依然能听见高鸣鹤的孤寂足音，白居
易笔下的秋风仍在青苔间流转。

古道新生的故事在终南山隧道
贯通后愈发鲜活。昔日需要三日跋
涉的天堑，如今只需四十分钟车程。
朱家湾村从“老林苦地”蜕变为世界
级乡村，民宿的木窗棂框住云海，农
家乐的炊烟与山岚共舞。生态巡护
员老王抚摸着红外相机记录的羚牛
影像：“2007年只有219头，现在超过
400 头了。”他的记录本里，不仅记载
着动物种群的复苏，更镌刻着人类从
征服自然到守护自然的觉醒。

晨雾未散时，羚牛谷已奏响生命
交响曲。川金丝猴在枝头演绎无声
芭蕾，它们金色的毛发在晨光中流
转，尾羽扫落的露珠惊醒了沉睡的野
花。红腹角雉掠过针叶林带，留下几片斑斓的羽毛，像大
自然遗落的诗笺。巡护员轻声解释：“现在每个网格都有
专人守护，连游客丢的烟头都要捡起来。”

海拔2800 米的高山草甸，杜鹃花海在积雪未消的底
色上肆意绽放。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五万个，深
呼吸时，清冽的空气仿佛带着春天的甜味。科研人员正在
检查红外相机，镜头里记录着羚牛母子觅食的温馨场景，
它们的从容印证着生态保护的成效。当人类学会退后一
步，自然便以更丰盛的姿态回馈。

六尺岭的石林阵中，地质变迁的密码镌刻在每一道岩
纹里。鬼斧神工的造型让人惊叹于造物主的想象力，而更
令人震撼的是生态巡护队的故事。他们背着装备徒步巡
查，用脚步丈量着25个网格的边界，用双手守护着这片土
地的纯净。当野猪群从林间窜过，当黄羊在夕阳下扬起尘
土，这些生灵的自由奔跑，正是对人类守护最好的褒奖。

跟着老王走四公里穿越四季的路线，像翻开一本立体
的自然百科全书。海拔1500米的常绿阔叶林带，露珠在
蕨类植物上折射出七彩光芒；2000米的针叶林带，雾气缭
绕中红腹角雉的啼鸣宛如天籁；2800米的高山草甸，积雪
与杜鹃花海构成冷暖交织的画卷。凌晨三点出发追踪羚
牛踪迹时，头灯的光束划破夜幕，惊起几只夜鹭，它们的振
翅声在山谷间激起层层回响。

夜宿高山草甸的帐篷里，银河倒挂的星空让人屏息。
没有光污染的夜幕上，流星划过天际的轨迹清晰可见，仿
佛远古先民刻在甲骨上的星象图。老王指着北斗七星说：

“以前我们只知道保护生态，现在懂得了与自然共生。”这
话语里，包含着多少代人用鲜血换来的智慧结晶。

深秋时节，北沟自然教育基地的枫叶红得醉人。孩子
们在林间嬉戏，捡拾松果制作手工，他们的笑声与溪水声
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当第一场初雪降临，牛背梁披上银
装，云海在山间翻涌，宛如巨龙苏醒时的呼吸。站在观景
台俯瞰，层林尽染的山峦与蜿蜒的公路构成水墨长卷，秦
岭的雄浑与细腻在此完美融合。

下山途中，遇见巡护员背着装备徒步巡查。他擦着汗
水笑道：“看到山林一天天好起来，再苦也值得。”这话让我
想起景区入口处的标语：“斧斤弃置，方得金碗满盈。”当现
代文明与原始生态达成默契，牛背梁便不再是简单的地理
坐标，而成为都市人心灵的原乡。

终南山分水岭的观景台上，西南方的牛背梁在云雾中
若隐若现，像一位沉默的智者守护着这片土地。这里的每
一片树叶都浸染着远古的灵气，每一阵山风都带着时光的
温度。当城市的天际线不断逼近天空，这里依然保留着最
后的原始记忆。羚牛在云海间漫步，金丝猴在枝头眺望，
而人类，终于学会了谦卑地仰望。

离别时，老王送我一片枫叶书签，叶脉里流淌着秦岭
的血液。他说：“西康高铁通车后，来会更方便。”但我知
道，有些美好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像牛背梁的云雾，若
即若离间才最显神秘。这片秘境教会我们：真正的自由，
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让心灵在博大的自然界中找到归宿。

暮色中的牛背梁渐渐隐入黑暗，但那些关于生命、守
护与共生的故事，早已在每个到访者的心中点亮星火。当
都市的霓虹再次亮起，我们终将明白：有些风景，看过一次
便足以治愈一生；有些地方，去过一次便成为永恒的乡愁。

牛背梁的云雾仍在流转，秦岭的脉搏永远跳动。这片
秘境不言语，却用最原始的方式，诉说着关于生命最深刻
的真理。

你听我说，人活一辈子，啥最难？不是下苦，不是
受穷，是你能把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闲言碎语、是是
非非都给挡到耳朵外头，安安宁宁地听自个儿心口那
点扑腾劲儿。老话讲得好，心净了，日月就撵不上你；
啥事不往心里搁，心放宽展，这才是咱老百姓求安稳、
盼长寿的正经道理。活得洒洒脱脱，心里没疙瘩，天
天神清气爽、松泛自在，身上没病没灾，这就是世上最
好的养法。

前阵子单位同事说他老家一桩事，听得人心里沉
甸甸的。他大（爸）七十多岁的人了，查出来脑壳里长
了个瘤子，到医院一瞧，说是晚期，大夫掐着指头算，
顶破天能撑个一两年。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把实话
给咽到肚子里了，谁也不敢在他大跟前露半个字。老
爷子也不晓得，还跟往常一个样，几十年老习惯了，清
早起来提溜着鸟笼子到巷口转悠，后晌了顺着街沿儿
慢慢溜达，该喝中药喝中药，日子过得悠悠哉哉的。
谁能想到，这么稀里糊涂过着，硬是熬过了三年多，把
大夫说的期限给远远甩到后头了。要是能一直这么
瞒下去，就凭他大那股子松泛心劲儿，肯定还能多活
些日子。偏偏有天进城碰见个同村乡党，那人嘴快，
上来就问：“叔，你脑壳里那瘤子恢复得咋样了？”这一
句跟锥子一样，一下把窗户纸捅破了。老爷子一听自
己得了这重病，心里那口气跟扎破的皮球一样，噗嗤
一下就泄了，前后刚七天，人就走了。

这事把人听得心里头翻来覆去不是滋味。人这
一辈子，很多时候撑着这副皮囊活下去的，压根儿不
是啥好药、啥好家什，就是心里那口气、那股子劲。尤
其是到了癌症那一步，但凡还能动弹、还能咥下饭，千
万不敢急着往手术台上送。多少老汉老婆，一台大手
术下来，往后日子就瘫到床上了，成天受罪，把一辈子
攒下的家底全填到医院了，人受罪不说，还把钱糟践
光了。有人嘴碎，说瞧着狠心，可你细想，咱庄户人
家，一辈子土里刨食，能攒下几个钱？几十万的手术
费，还有那没底儿的住院钱，寻常农家哪里扛得住。

城里老人有退休金、有医保兜底，愿意在医院耗着，多
躺一天就多拿一天的钱；咱乡下的老人心里明镜似
的，知道自家没那硬邦邦的底气和这号大病抗衡，索
性想开了，能吃就吃，能喝就喝，顺顺当当走了，还不
给娃们撂下一屁股烂账。看病求医不是耍事，换心换
肝那等大手术，不光要砸真金白银，还得看你有没人
脉门路，平头百姓摊上这号难处，除了尽人事听天命，
还能咋？

我又想起小时候蹲在村口那棵打铃榆树下，听
老人们谝闲传的一桩往事，越发觉得那精神气儿对
人的分量。那年夏天，我十来岁，日头毒得能把人晒
脱一层皮。村里的五叔跟着大伙去汤峪河滩上割牛
草，满满一背篓青草压得他肩膀都歪了。走到半道
上，又渴又饿，浑身软得跟面条一样，腿都抬不动
了。旁人知道他好那一口“da 烟”，就寻来牛车轴上
晾干的润滑油，搓成小丸，让他看了，说就剩这点

“货”了，外头裹上烟末子递给他。五叔接过来点上，
美美地咂了两口，嘿！眼睛一下就亮了，腰杆子一

挺，忽地又来了劲，背着那篓草稳稳当当走回村了。
你说肉身乏了、饿了不算啥，心气要是散了，人那才
算彻底垮了。人嘛，总不能由着命拿捏，谁家锅底没
有灰？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哭过叹过，把脸一抹，日
子还得往前过。老辈人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心性变
了，命就跟着转了。你要是成天火暴脾气，遇事爱钻
牛角尖，芝麻大点事都能在心里翻腾几天，那叫内
耗。日积月累的，身体迟早要熬出病来。反过来，你
要是能慢慢把那股子戾气收了，待人接物多点慈悲，
能容人能让人，把身上的坏毛病一点一点剔了，那颗
浮躁的心就能沉下来，像浑水澄清了一样，周遭那些
乱麻一样的烦心事、扯不清的纠葛，也都慢慢散了。
世上的人千千万万，各人有各人的心思，你没必要费
心思去迎合谁，守住心里那点子真善美，过自个儿热
爱的日子，把自个儿哄高兴了，心里头自然就有使不
完的劲。

包容啊，是两好搁一好的事。你体谅旁人的难
处，少一些计较，把过去那些恩恩怨怨放下，善待旁人

其实就是善待自个儿。人和人能遇上，那就是缘分，
互相成全着往前走，常怀一颗宽厚感恩的心，你种下
啥样的因，往后就收啥样的果，到头来攒下的都是心
安和暖和。你看现如今多少人，成天陷在情绪里出不
来，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拧巴了，满肚子苦水翻遍
手机通讯录，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找不见，只能一个人
把苦水咽到肚子里，躲在被窝里看短视频，对着别人
的故事掉眼泪，想想都觉得累得慌。

人静下来，把人生这堂课咂摸透了，啥心结都能
解开：世上最公平的事，就是不管穷人富人，到头来都
得走那一遭；钱啊物啊，看着花红柳绿，临了临了，一
分一毫都带不走。别老操心那没影儿的以后，能安安
稳稳、平平和和地老去，那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所以啊相中的衣裳，别舍不得穿，压在箱子底都
压霉了，趁着身子骨还硬朗，该穿就穿，该吃就吃，好
东西要及时享用，别等人走了，好衣裳好物件都成了
破烂。想见的人，赶紧去见；心里攒了多少话，赶紧说
出来。人生没有那么多“改天”，等到分别那天才想起
珍惜，那就只剩下后悔了。要是成天愁眉苦脸、郁郁
寡欢的，就算活一百岁，也没啥意思。活着不但要保
重身体，更要活得心里畅快、舒坦。你回头想想，从当
年祥子拉洋车，到如今人跑网约车，世道一直在变，日
子越过越快，多少人为了多挣几个铜板，把身子往死
里糟践，细细一算，实在划不来。早早把养生的理儿
弄明白，把名利看淡些，把外头那些攀比的风凉话都
屏蔽掉，不听那些烂事搅扰心神。

这世事闹闹哄哄，杂音四处都是，你得学会沉下
心来，听自个儿的心跳，听银针落地的声音，守住那份
清净。心若不被闲事绊住，岁月自然就慢了；把心胸
放宽，把得失看淡，病啊穷啊的，都不当回事。别瞎折
腾，别自个儿耗自个儿，常存良善之心，踏踏实实过好
眼前的每一天。在平凡日子里，守住心头那股松泛劲
儿，从容自在地往前活，心安了，自在就来了——这才
是最好的长寿方子。

屏蔽杂音 听见心跳
■ 吴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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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西安东南的白鹿原，地势东高西低遇大
雨洪水激流，逐渐冲刷出一条自东向西的沟壑，年
久日深，沟道变宽变深，自沟首的蓝田安岱坊至沟
口的灞桥高桥村，总长约十五公里，名“荆峪沟”，
俗称鲸鱼沟。该沟把白鹿原分为南、北两原，为灞
桥区与长安区交界，北原为狄寨原，南原称炮里
原。这里气候温和，自然风光秀丽，一年四季景色
各异，亦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

荆峪沟最宽处约一公里多，最窄处仅十五
米。沟旁崖谷间涌出无数泉溪，至沟底汇聚成一
条小河，名叫“荆峪河”。水流时缓时急，时弯时
直，时隐时现，颇显灵气。此河古名“长水”，汉武
帝时曾以当地狄人组成“长水校尉”护卫鼎湖宫。
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姚兴为避父讳(其父名姚
苌)，以沟中多荆棘，改名荆峪沟，民间又称“鲸鱼
沟”。

春天，沟坡层层梯田，麦苗菜花绿黄交织，夹
沟中桃花杏花竞开，如绯红鲜艳的彩霞。荆峪沟
北岸，还有四条支沟别具特色，自东而西分别为深
邃清幽的“百至沟”、悬崖陡峭的“槐树沟”、景象开
阔的“铁仙沟”和飞瀑轰鸣的“洞子沟”。从原上自
洞子沟而下，山路凡十八转，名“十八盘”。

至湖岸河边，只见波光粼粼，天光云影，摇曳
水中，风光如画。相传“八仙”常来此处对弈吟咏，
观景赏玩，百至不厌。“铁仙”“百至”的沟名即因此
而来。因而，荆峪沟又称“仙人沟”。荆峪沟内有
造化形成的多个湖泊，湖面镜开，碧波荡漾，鱼翔
浅底，百鸟争鸣，游艇穿梭，蓝天白云倒映，几处瀑
布飞流直下，水雾漫天，形似银带，响彻沟谷，活像
万马奔腾。

伫立沟畔俯察，沟壑笔直，悬崖峭壁令人触目
惊心。这里泉水清冽甘醇，相传唐时长安樊家酒
铺以此水酿酒上贡。远观河流穿湖而过，如串明
珠，近至湖边，可泛舟，可休憩，使人如临仙境，乐
以忘忧。

每至春末夏初，一到荆峪南边的炮里原，槐花
那淡淡的香味儿就扑鼻而来，甘甜淡雅沁人心
脾。走进槐树林，树上的槐花繁茂无比，散发着阵
阵清香。整条沟里的老槐树林渐入盛花期。山林
中，忙碌的蜜蜂蝴蝶尽情飞舞，洁白如雪的槐花幽
香四溢。

远眺荆峪两岸，竹影摇曳，叠翠泻碧。近观谷
旁河畔竹林遍生，小者数亩，大者数十亩，从原畔
到沟底，竟有数千亩之多，是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最
大的原生态竹子生长区，素有“关中竹海”之美誉。

竹林春日萌笋，夏秋葱翠，严冬不凋。盛夏时
分，漫步竹海，隐天蔽日，头顶啾啾鸟鸣，脚下溪水
淙淙，凉气袭人，曲径通幽的感觉油然而生。茂林

修竹，叶涛飘摇，簌簌作响，如同雨落晴瓦。置身
其中，犹入画屏，心旷神怡，流连忘返。竹海中有
瀑布从悬崖石层上落下，形成落差分别为十米、八
米、十五米不等的“三叠水”瀑布链，飞珠溅玉，流
光溢彩。

至若秋日，芦花盛开，荆峪沟白茫茫一片，与
山色湖光相映成趣，别是一派动人风光。凡花皆
美，各有不同。芦花之美，如邻家小妹，美得平实，
美得舒心，美得温暖。芦花开满的十月，就像飘过
了一场雪，在阳光下摇曳生姿，整片整片的芦花飘
扬苇秆上，如轻盈细碎的棉絮，又如自由快意的云
朵，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起舞，又像成群仙鹤的
羽毛飘洒在半空……白茫茫的雪海里点缀着淡
青、微红和浅紫，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芦花荡绘
成艳丽的油画，那簇拥摇曳的芦穗，像一支支饱蘸
诗情的妙笔，流淌着不可言状的神韵。

荆峪周边，还有一系列极具传奇色彩的景观
和古迹。姚家沟西南有一高岭，先高后低，自北原
伸向南原，岭头与南岸几成一线，形如骆驼颈，故
称骆驼脖子岭。岭下有石板，河水击潭，瀑声如
吼，因名“大吼潭”，后演变为“打虎潭”。传说东海
龙王的小孙子曾化身金马驹在此饥食仙草，渴饮
清泉，水声伴和马鸣，日夜不息。至今石板上马蹄
与马槽印痕依稀可见。姚家沟对岸的炮里原上有
一村原名伯夷坊，后更名伯坊。相传殷朝遗民伯
夷叔齐兄弟耻食周粟，来此隐居，忠孝之名千古流
传。村外，由骆驼脖子岭与南原之缝隙西望，长安
城历历在目。视线稍偏离，再也看不到，故名为

“一线天”。
关于荆峪沟，在长安、蓝田和灞桥民间，还有

个美丽的传说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共工怒
触不周山把天撞了个窟窿，天水漏了下来，人间变
成汪洋大海。龙子龙孙，鱼鳖海怪，被天水淹死的
淹死，冲走的冲走，连龙王爷也没有办法。东海里
有一对大鲸鱼，一个是健壮的鲸鱼小伙，一个是美
丽的鲸鱼姑娘。他们分别驮着七十七个老百姓，
鲸鱼小伙驮着七十七个男的，鲸鱼姑娘驮着七十

七个女的，整天只是游呀游，游了九九八十一天游
到了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

后来，女娲娘娘炼五彩石把天补严了，地上的
天水很快就退了，鲸鱼小伙驮的七十七个男的和
鲸鱼姑娘驮的七十七个女的就在白鹿原安家落户
了，可是好心的鲸鱼小伙和鲸鱼姑娘被陷在淤泥
之中，再也回不了东海了。一年一年过去了，鲸鱼
身上的泥土越积越厚了，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代，皇
上传下旨意，要在白鹿原上修一座城，这消息像风
一样在白鹿原上传开了。

鲸鱼姑娘吓慌了，问鲸鱼小伙：“哥哥呀，听说
皇上要在这里修城，咱们挪也挪不动，逃也逃不
脱，怎么办呢？”鲸鱼小伙安慰鲸鱼姑娘说：“风言
风语听不得，道听途说信不得，你不必自找烦恼。”
没几天，一帮一帮的修城民工，被官家赶上原了，
修城之事就要启动了。

鲸鱼姑娘吓得哭啦，哭得水不流、云不走，原
上原下的老百姓，吃也吃不下，坐也坐不安，他们
都是被鲸鱼救下来的，眼看着鲸鱼要遭灾难，他们
就从四面八方赶到鲸鱼身边，磕头呀，祈祷呀，哀
求神仙保佑，保佑那一对好心的鲸鱼免除这一场
灭顶之灾。

两条鲸鱼在神仙的帮助抖落身上的泥土，情
急之下顾不得商量，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自逃
走了。鲸鱼姑娘冲开一条沟，从蓝田游到灞河，从
此这三十里沟就叫“母鱼沟”，即今天的沐峪沟。
鲸鱼小伙冲开一条沟，游进浐河，从此，这三十里
深沟就叫“公鱼沟”。后来，人们慢慢地叫成鲸鱼
沟，也就是荆峪沟。

充满神奇魅力的荆峪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
时间、不同的角度总是送给你不同惊喜，不同美
景、不同震撼、不同醉意……看得累了，便干脆席
地坐下，就这样背倚树干，或捧读陈忠实的名著

《白鹿原》，品味艺术的苦辣酸甜；或闭着眼，裹着
一袭泥土的芳香，听着满树鸟鸣，任山风吹拂，让
思绪远飘。那感觉，好像到此一游，自己也成了神
仙。

鹿原仙境鲸鱼沟鹿原仙境鲸鱼沟
■■ 白来勤白来勤


